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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話說候元首將學生們，喚到跟前說道：「日本現在將中國打敗了，中國又認承咱國為獨立國，看著這個形象，日本是想著要吞

併咱們的國家。我看這個時候，是很艱難的。要想著保護咱的國家，除非是咱們全國的人民，都是一個心。但是這個事情，也非容

易。我想這樣你們去上美國遊學，住了他們的學堂，學些個見識，有學問回國辦事，才能容易。我說這個，你們願意不願意呢？你

們要願意的時候，我就跟雲大人說，讓他預備款項，就讓你們前往。然後我再和金玉均先生，在這個地方，開上一個報館，慢慢的

開化這民的知識，等你們回來的時候，咱大家用心用力，以顧全咱這國家，豈不是好嗎？」那學生們聽元首這些話，都一齊說道：

「我等情願意上美國遊學，先生你就張羅著辦吧。」元首說：「你們既然願意，我心中是很快樂了。」遂命書童說道：「你去把雲

老大人請來。」　　書童去了不多一時，雲大人來至書房坐下，說道：「先生有何話講？」元首答道：「無事不敢勞大人到此，請

大人在上，洗耳聽我侯弼慢慢的道來。」

　　這侯弼未從開口帶憂容，尊一聲：「大人洗耳在上聽：我從小喪亡親生父和母，倚著那哥哥嫂嫂度秋冬。七歲時南學裡把書

念，通達了史鑒四書並五經。常看那西洋各國人傑史，最愛慕華盛頓的好名聲。因此我這才想下出遊意，別兄嫂遠涉重洋到美京。

在美國陸軍學堂畢了業，回家來不願居官在衙中。仁裡村選練農備兵一隊，教成了數百青年子弟兵。私心裡常把一抱回天志，總想

要整頓家邦使國興。最傷心時氣不及命運苦，兄嫂又相繼而亡歸陰城。無奈何家中教姪把書念，連教那青年有力眾壯丁。想只要使

喚全國皆成勇，好治那日本強徒來欺凌。那知道心志未遂禍爭起，為打賊得罪日本眾賊丁。黃海道交涉衙門把我告，一心要害我侯

弼活性命。多虧了黃氏伯雄把信送，我爺兒兩個逃難離家庭。我叔姪飄零在外三四載，才能夠來到這座平壤城。多虧了大人收在尊

府下，遂命我官府以裡誨兒童。僕不才自愧不稱為師職，學生們與我實在有感情。現如今已經交了十餘載，諸生們五經四書都全

通。我侯弼今生沒有別的願，但願這學生全成大英雄。與國家作下一點大事業，保護著咱這國不至凋零。咱國裡日本屢次擋勢力，

看光景是要把咱高麗坑。前幾年看著還有不怕樣，到而今十死只能有一生。只想要報國圖存無他策，就得使人民全有愛國誠。這事

情也恐不是容易事，還得有幾個英雄意氣橫。要想使英雄出於咱的國，除非是上那美國求治功。那美國本是一個民族國，無論那君

民臣等一般同。我想讓學生們去游美國，到那裡住在他國學校中。學些了治國安邦大學問，回來時鼓吹民氣壯韓京。學生們全都願

意出美國，但缺少學費膳費那一宗。因此我才把大人請到此，望大人預備款項送他們行。」雲在霄聽罷元首這些話，你看他喜氣洋

洋開了聲。

　　話說雲在霄聽元首說了一片言語，答道：「先生見識甚是高遠。我也瞧著咱這國家，甚是軟弱，恐怕為那日本所滅，就是靡有

什麼方法。今天先生想出這個道來，我是很願意的，但不知他們都是誰去？可是全去呢？」元首說道：「有金有聲、寇本良、黃伯

雄、錢中飽、堯在天、侯珍、寇本峰、岳公、孫子奇、王順之、蕭鑒、趙適中、陳聖思、陳聖暇、雲在岫、雲落峰、安重根這些

人。趕到他們走後，我在家中無事想，只要與金玉均先生，開上一個報館，慢慢的開化那百姓們的知識。大人你看如何？」雲大人

說道：「先生的意思極好，那款項之事，全在我了。一年有千萬吊錢，夠他們十七個人花了。」元首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今日是大

清國光緒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，讓他們有家的，回家探探家，趕到下月初一日回來，初五日就送他們起程，豈不是好嗎？」雲大人

說道：「這還很好。」

　　於是那陳氏兄弟回到劍水驛去了。至於岳公、孫子奇、王慎之、蕭鑒、趙適中五人，全是平壤城裡的人，也各自回家去了。惟

有金有聲、錢中飽、堯在天，因為逃罪在外，寇氏兄弟與侯珍、安重根四人，全都靡家，所以都在雲府住著，單等著他們探家回來

好，望美國去。這且不表。

　　單說安重根這年十七歲生，得像貌魁偉，聰明過人。那些個同學的，誰也趕不上他所學問的，所以侯元首格外的愛惜他。他當

日聽先生說要讓他們上美國住學堂去，樂得他無所措手足，就到了安太太的屋中，參見已畢，將上美國遊學的事情，對安人說了一

遍。安人一聽，感動了無限情由，說道：「重根，你知道咱母子姪，這是誰家呀？」重根說道：「這不是我舅家嗎？」安人說道：

「你既知道是你舅家，可知道咱母子怎麼到此呢？」重根說道：「母親，孩兒不是常問嗎？母親說是孩兒父親早亡，家中無人，才

來到舅舅家住著。」安人說道：「那全是假話。原先我因為你是唸書的時候，要告訴你，恐怕你荒廢了學業，所以我拿那假話糊弄

你。你那舅父舅母，我也告訴他，不然誰對你說？別人靡有知道的，所以你就拿那話，信以為真啦。現今你要遠行，我把咱母子到

此的情由，對你說上一說，你可不要激烈呀，你要激烈，我可不告訴你了。」重根說道：「母親儘管講來，孩兒不激烈。」安人說

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聽為娘道來。」

　　老安人未從開口淚盈盈，叫了聲：重根孩兒仔細聽。怎（為）娘們本是京城一仕宦，你父親受過皇榜進士封。只因為京城日本

常作亂，全家子才想逃難平壤城。帶著那家財細物（軟）離故里，這一日到了黃海地界中。想只要平壤以裡來避難，那知道中途路

上遇災星。奇峰山日本賊為強寇，打劫那來往客商賣路銅。偏趕上咱家車子從那過，你父親騎馬就在後邊行。日本賊出山就使槍來

打，最可歎你父一命歸陰城。

　　重根說道：「母親怎的，我父親還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嗎？」安人說道：「正是。」只聽重根哎喲一聲，跌倒在地，可就不好

了。

　　安重根一聽父親為日人坑，你看他咕咚跌倒地流平。眼睛一閉絕了氣，三魂渺渺歸陰城。老安人見了公子跌在地，嚇的他滿面

焦黃膽戰驚。走上前將公子忙抱起，重根兒不住的叫，連聲「我原先不讓你激烈，你怎麼還將這樣大氣生。叫了聲我兒快甦醒，少

歸陰司多歸陽城。陽世三間熱如火，陰朝地府冷如冰。你今要有個好和歹，為娘我一定不能生。」這安人連哭帶叫多一會，忽聽的

那邊公子哼一聲。

　　話說安人叫了多時，公子哼了一聲，睜開眼睛罵道：「日本哪！日本哪！爾與我有殺父之仇，我非報上不可。」安人一見公子

活了，說道：「我兒不要生氣了，為娘還有許多的話呢。」重根說道：「母親再望下講吧，孩兒我不生氣了。」安人說道：「你要

不生氣，再聽為娘道來。」

　　老安人復又在上開了聲。「我的兒本是一個苦命丁。三歲裡就喪了生身的父，咱母子也是幾乎把命坑。多虧了侯氏元首來搭

救，咱母子才得逃了生。」

　　重根說道：「候元首不是我的先生嗎？」安人說道：「正是。」

　　侯先生帶領農備兵一隊，打死了日本無數眾賊兵。因此才將咱母子命救下，這恩情猶如泰山一般同。到後來將咱母子接到他家

裡，施銀錢埋葬你父死屍靈。咱母子感恩不盡無的報，贈與他傳家如意物一宗。

　　重根說：「就是我們先生，現在帶著那如意吧。」安人說道：「正是。」

　　你先生又派兵丁人二個，護送咱母子來到平壤城。為咱們先生得罪賊日本，無奈何他也避禍出門庭。他叔姪飄零在外三四載，

才來到雲老大人這府中。侯元首與咱母子恩德大，現如今又為孩兒你的先生。我的兒有朝一日得了地，千萬莫忘了元首好恩情。從

今後先生你要當父事，可別拿娘話當作耳邊風。這是我母子所以來到此，我的兒今日才知已往情。這公子聽罷安人一些話，你看他

眉緊皺怒怒衝衝。手指著日本東京高聲罵，罵一聲虎狼賊子名伊藤。你為何施下一種蠶食策，屢次要破壞我國錦江洪。立逼我皇上

把商約來定，使你國無數強徒來行兇。看起來欺侮我國全是你，又害生身之父的活性命。今生裡要是不把他來報，我就算妄到陽間

走一程。這公子越說越惱越有氣，忽聽的安人這邊喚一聲。



　　話說安重根指天畫地，直是罵那伊藤。安人說道：「我兒不要生氣了，上學房與你先生謝恩去吧。」重根聽母親告訴，只得來

到學房，見了元首，雙膝跪下說道：「先生與（於）學生有救命之恩，置之度外，真是聖賢了。學生父親已亡，今就認恩師為義父

吧。」說完就跪下叩頭。元首慌忙扶起，說道：「我早有此意，但恐你母子不允。今日之事，實在投我的心。望後那恩情之事，你

母子不要提了。現下你們別要（處）逃（遠）走，可好好在家住兩天吧。」重根於是辭了元首，就回到他母那處，把上項之事，以

訴母親，也是很樂意。

　　光陰迅速，不知不覺的，到了四月初一日，那些探家的學生，全都回來了。這個時候，雲大人將款項已經預備妥了。又預備下

六輛車子，到了初五日，早晨起來，大家用飯已畢，雲大人、雲老夫人、安母與岳父諸人的家人，全來與他們送行。雲大人拿過十

萬吊錢，交金有聲、寇本良二人，說道：「你二人年長些，可將此項錢帶著，好留著到那作學膳費用。自此後，我每年與你們匯去

這些錢。你們好生學習，無負敝人之望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元首過來說道：「那這樣拿著不行。請我告訴你們，由咱這上美國，路經

仁川，趕到你們到仁川的時候，有個會東錢店，是美人開的，到那打成匯票，匯到他國，拿著匯票再領錢，方能行呢。」金有聲說

道：「記住了。」元首又從懷中取出一封信，交於金有聲，說道：「美國有一個外務尚書，名叫華聽，此人我在美國時與我同過

學。上月他與我來信，說他新升為外務部尚書，到時將信交與他，讓他與你找學堂，才能行呢。至於這一路的事情，你與寇本良擔

任著吧。你二人總要拘束他們這才是。」有聲、本良一齊說：「是，遵命。」當下囑咐完畢，那六輛車子全都套好了，東西也全都

綁好了，出府正要起程，侯元首說道：「慢著，你們今日遊學美國，我有幾句要緊的話告訴你們。可要好好記著。諸生不知，聽愚

師道來。」

　　侯元首未從開口笑吟吟，叫了聲諸位學生細聽真：「為師我因為學淺游美國，在他邦陸軍學堂安過身。因此我知道他國學堂

好，才想讓你們諸人那邊存。現在時咱們國家甚軟弱，終久的恐怕為那日本吞。保國家在你諸人這一舉，在學堂可要千萬苦用心。

那煙花柳巷不要去，戲館茶樓少留身。在學堂與同學總要和氣，別與人家把氣衝。咱們是為國求學問，拋家舍業是難云。在那裡你

們要是不學好，怎對為師我這片心。雲大人為你們把款備，每年間須費三萬兩銀。你諸人心中常要懷此意，這事情關係咱國的生

存。」眾學生一齊說：「是，謹遵命，不必先生苦勞神。」

　　侯元首囑咐完了那邊去，又聽的安母走來喚重根。「我的兒今日別母行遠路，怎不教為娘我掛在心。只一去就是五六載，但不

知何日能夠轉家門。為娘我有幾句話，我的兒須要牢牢記在心。在道上不要各處胡游耍，到店裡不要狂言得罪人。上船時好好看守

自己物，免被無賴之人來相尋。在學堂不要妄把功夫廢，省著讓為娘在家把心分。總要把國恥父仇常在意，斷不可忘了咱國那仇

人。」安太太囑咐完了親生子，又叫聲諸位學生聽我云：「我那兒身青幼小不定性，望諸位可要規誡他的心。有不好儘管與我把他

教，別使他任著性兒去浮沉。望諸位須要專心求學問，別辜負咱國花的這些金。」眾學生一齊說是遵命了。那安人轉過身來淚紛

紛。元首說：「天道不早你們走吧。」那學生這才一齊跪在塵，施禮已畢皆站起，看他們一個一個淚沾襟。雲大人催著他們把車

上，那車夫鞭子就在手內掄。轉眼間就離了故土之地，那安母猶且依稀倚著門。等著那車子遠了看不見，安人才一步一步轉回身。

押下了安人回房且不表，再把那李樹蕭來雲一云。

　　話說那李樹蕭，自從將寇本良送走以後，看著他國家，一天比一天軟弱，日本人一天比一天強盛，他心中就著實焦燥。趕上這

年中日戰後，他猶其看出他國不好了，但是沒有甚麼法子。這日忽然想起一個道來，說道：「我有三個知己的朋友，他們素常日

子，也跟我常議論這保國的方法，今日我何妨再與他們商量商量，萬一他們能有道呢？豈不是好嗎？」說著就望那裡去。

　　單說他這三個朋友，一個叫李相[上占下內]，一個叫李緯鍾，一個叫李俊，本是一姓兄弟三人，俱是漢城的人氏。當日李樹蕭
來到李相[上占下內]的家中，也不用門軍通報，自己就進了屋中。看他三人全在屋中，不知在那裡寫甚麼的。又看那邊坐著五人不
認識。他三人一見樹蕭，急忙下得地來，說道：「賢弟來了，有失遠迎，赦罪赦罪。」樹蕭說道：「咱們兄弟，本是知己之交，那

裡用著這些個話呢。」遂問道：「這五位客是那裡來的？」李相[上占下內]說道：「你看，我也忘與你引見了，此人姓金名洪疇，
此人姓高名雲，此人姓吳名佐車，全是安平北道人氏，此二人，一位名姜述堅，一位名姜述白，是我表弟，與他三位同鄉。」說

完，遂一一與樹蕭引見了。大家敘見已畢，坐下。相[上占下內]說道：「我方才想打咐家人請你去，偏趕上你來了。」樹蕭說：
「找我作甚麼？」相[上占下內]說道：「只因為我外邊堅表弟與金仁兄，想只上美國遊學，遂前來連（聯）合我們兄弟三人。我尋
思要保護國家，除非有學問不可，他們來連（聯）合我去游美國求學，我是很願意的。所以我要請賢弟來商議，一同去游洋，求點

學問，以保護咱國家，豈不是好嗎？」樹蕭說道：「我來也是為國家軟弱，沒有方法的原故，想只來與兄長們商量商量。今日這個

道，實在是好，小弟那有不願意的道理呢？」相[上占下內]又在桌上拿一張稟帖來，說道：「這是我們方才寫的稟，想只上學部去
遞，賢弟可以把名添上吧。」說著，遂將李樹蕭的名字添上。樹蕭說：「不去遞嗎？」相[上占下內]說：「為甚麼不遞的呢？」樹
蕭說：「即想著要遞，咱就上學部去吧。」說罷，他們又一齊起身，出了李相[上占下內]之家，徑奔學部而來。正是：
　　平壤學士方離裡，漢城書子又出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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